
做研究常需要关注前沿，因为前沿代表着方

向，代表着创新。作为编辑，我也常被研究生等问

起当下的研究前沿是什么，怎么寻找研究前沿等。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具体层面上可以说，大

数据、学习分析、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不过，我建议更有效的方式是从下面两个角

度考虑：一是国际前沿，一是实践前沿。

国际前沿大家比较熟悉，很多人都在用，主要

是从国外文献中关注国际同行当下在研究些什

么，解决些什么问题，取得了什么进展，有待解决

什么问题，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等，从而方便研

究者把握整个研究领域，进而参与国际同行的对

话交流，或参与到开创国际学术前沿的发展中。

实践前沿指研究者深入实践一线，观察和思

考教育实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把选择实践一线

的重大问题作为首要课题和研究目的，把解决实

践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的追求和任务。这种研究

来自于实践，常常很有生命力、很震撼，实践价值

和意义也比较明显。

但是，追踪这两种前沿并不容易，需要研究者

孜孜以求，投入较多的精力和时间，付出的努力

也不少。 在实际研究中，源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各

种期刊刊发的文章展示出来的，倒是下面两种前

沿更为常见。

第一种也是国际前沿，但这种国际前沿不是

研究者真的走在国际研究领域前面，开拓新天

地，而是跟着国际前沿走。人家研究什么，我们就

研究什么。比如，人家研究大数据，我们也研究大

数据；人家研究翻转课堂，我们也研究翻转课堂；

人家研究学习分析，我们研究学习分析。因此，这

种追踪国际研究实际上是依赖性，如果哪天人家

不研究了，我们就会变得迷茫，不知道干什么了。

从历史上看，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时，

教育研究的选题、内容和思想、方法、观点等或多

或少都跟着发达国家走。有些研究者也因此在学

界占了一席之地，有不少的追捧者。但这种追踪

研究前沿的方式可能只是在一定阶段有用，当中

国的社会发展达到或超越他们时，就可能不一定

有效了，特别是对当下中国而言，很多教育硬件

设施等已经与国际接轨甚至超越，教育实践与发

达国家齐头并进，这时的研究就需要有引领性、

开创性，有些研究者这时就会陷入困难。

第二种可以叫文献前沿，这种研究前沿主要

是从报纸、期刊或网络等寻找，根据当下的流行

话题，换个角度、改个说法或者寻找一个所谓的

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一些标题为概念辨

析、反思、本质、核心内涵、关键要素、框架模型、

战略思考等的文章，不少是这种研究的产物。这

类研究常常是缺少真问题，或者缺乏真数据，又

或者得不出什么真正的结论或提不出有针对性

的对策。也有人把这些属于前研究阶段认知，当

作研究本身。其结果是，期刊种类零零种种，文章

数量洋洋洒洒，但要问研究确凿的结论有多少，

研究新发现或新洞见是什么，常常少之又少，教

育研究水平因此总体显得不高，质量上不去。

在这些找寻前沿的方式中，很显然，前两种是

我们倡导和支持的。但不管哪种方式，研究的目

的都是为了寻求真知。把发表文章当作研究，应

该只是一时的陋习。要转变这种方式，一是需要

研究者投入努力，广泛阅读，深入思考，扎根实

践，从最有发言权的教师、学生、校长、家长等中

获取第一手资料，总结和发现研究真问题，毕竟，

实践永远是真问题、好问题的第一来源；期刊杂

志的主编也要有一双慧眼，多关注基于实践一线

的研究，多刊发有扎实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的文

章，少用一些标题吓人、实质没有多少事实依据

的口水杂文。毕竟研究是解决问题的，面向问题

的，需要事实和证据支持。

衷心希望，新年带来的不仅是文章数量的增

加，也能带来研究风气的更新。

韦 地
研究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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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与思辨
文    青

中国教育研究质量不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比如，中国教育研
究能登上国际舞台的，少之又少，门派学说鲜有，这与中国教育大
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国外同行甚至说：“不能不关注中国教育实
践，但可以不关注中国教育研究 ”。在国内，教育研究成果能进入决
策者视野的也少之又少。教育研究因此被批评为“ 自娱自乐 ”。

中国教育研究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确实需要反思。
1 月 14 日，华东师大联合有关机构发布的“ 加强教育实证研

究华东师大行动宣言 ”，提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从经验性、思辨性
向实证性研究范式转型，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困境的积极反应。

然而，推进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型，不是说想转就能转的，它不
仅依赖于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学术求真精神，还依赖于研究者的研
究能力、学术期刊掌门主编的学术涵养和偏好以及学术成果的认
定等。比如，它需要研究者走出校园，走向课堂，去观察、访谈，到
实践中找寻研究的真问题；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理论功底，善于
巧妙地开展研究设计，掌握科学的数据采集、处理的方法以及高
超的对研究发现进行解释、分析、发现意义的能力；需要学术期
刊主编从引用率排名中脱身出来，多关注和培育实证研究。

这场转变其实是一场革命，是研究者革自己的命。从习惯的
拍脑门、翻书本转变为去教室、课堂、学生、现场，其中需要经历的
舟车劳顿之苦，联系往来，相信一定比在办公室中翻书思辨，要琐
碎得多、繁杂得多、劳心劳力得多。没有一定的勇气和坚毅的学术
求真精神，肯定是不容易坚持的。大量的研究生不愿面向教育现
实选题，或深入到课堂或学生收集一手研究资料，而热衷于用数
据库，用软件工具采集网上数据，短平快地刊发一些学术文章，都
可以看出迈向实证研究过程面临的不小的阻力。

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教育的思辨研究其实也不强。雅思贝
尔斯的高等教育名著《大学理念》，将大学的核心归结到知识的传
授，进而讨论大学的运作。这种深刻性、通透性，比起国内一般高
等教育研究文章讨论的具体办学，相信不知道高明了多少。

所以，中国教育研究的前行之路，任重道远。但不管如何，实
证与思辨是人类总结归纳的两种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要有效利
用。实证提供研究的证据和逻辑，思辨提供研究的意义、观点、价
值等，赋予结论以视野、深刻和广度。没有思辨的实证，其结论很
可能流于肤浅，就事论事。没有实证的纯粹思辨，难免难以让人相
信，使得研究流于口水争辩。

衷心期待，这次宣言能够开创中国教育研究的新局面，再过
五年，或者十年，中国教育研究能登上新的台阶。


